
        
            
                
            
        

    
老师的DD

本帖被 石川直树 设置为精华(2007-07-23)

刚进入初中，一切都感到格外的新鲜，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的校园，就像久居深山的人第一次看到大海一样，就像海边的渔民第一次来山区旅游一样，我发现我特别喜欢这个新的学习环境。

f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刚从大学毕业，二十一二岁的毛头小伙，一米七四的个头，不高也不矮，不瘦也不胖，皮肤略微有些黑，一双眼睛大大的，挺有神，什么时候嘴角总是挂着微笑，让人看了觉得有如春天一般的温暖。我原来是特别怕老师的，来到了新的班级，新的校园，才发现原来老师也可以像朋友般的亲密。

杨老师的课总的来说是三部曲，对于一篇新课文，他首先会朗读一遍，然后领读一遍，最后让我们自己读，花在讲解和词语上的时间特别少。对于一个在苗乡长大的孩子，我喜欢听他用普通话读书，也喜欢模仿他那样用普通话读书，学习语文，读，对于我们苗族孩子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那时候没有意识到，有些同学还开玩笑说，那样教语文就太简单了，只要会读普通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教，其实错了。今天，当我走在异乡的街头，当我与人交流时，我才发现，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在这一点上，我永生感谢我的班主任杨老师。然后，杨教师对我的影响远不仅只是教会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一方面。web.lolicn.net’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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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初中二年级时，我还刚刚满14岁，我们寝室的同学年龄都大致相仿。可能是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差的原因，14岁的孩子还不谙男女之事，我记得当时我的鸡鸡刚刚开始长出些许细细的绒毛，还没有遗过精。我们的寝室，也不像大学生寝室那样，性永远是熄灯后的主要话题，我们打打闹闹，乱吵一通就睡觉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刚刚入睡，杨老师敲门，他说他来了几个同学，他那个单间睡不下，来我们寝室搭个铺。这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过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为什么那天晚上他选择的是我，我们寝室总共有10个同学，而且还有二个特别帅的，他为什么就选择了我？如果那天晚上他选择的是别人，那么我的人生将会重新书写。

 

学校宿舍的床特别的窄，而且我是第一次和老师睡觉，尽管他是一位平日特随和的老师，但是我也觉得浑身的不自在。我看他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的脱下，然后在我身边躺了下来，我动也不敢动，我觉得，那时候我差不多连呼吸都不敢放肆地呼吸。他一动也不动地睡在我身边，像身边没我这个人一样，像平日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睡觉一样，可我，太紧张。一会儿后，寝室里又恢复了平静，我甚至可以听到有些同学轻轻地打鼾声。杨老师也很平静地呼吸着，似乎进入了梦乡。整个寝室就我一个人无法入眠，又不敢动弹，真真是分秒难捱。过了一个多小时，晚上12点多钟的时候，连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梦乡，我还没睡着。我的大脑越来越清醒，海阔天空地到处乱想。这时，杨老师转了个身，面对着了我。而且在转身的时候手也横了过来，刚好落在我大腿上，他呼出的气息均匀地洒在我的脖子上。我没有多想什么，因为我还不懂什么。我从来未曾想到一个轻轻很随意的转身会意味着某种阴谋，那时候，我还太小。过了一会儿后，我感觉到他放在我大腿上的手在轻轻地动着，就像羽毛被风吹着轻轻地拂着大地一样，又像一只刚出生的小虫试着想蠕动一样，很轻很轻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他的身子往我这边凑了凑，一个又软又硬又烫的东西触到我的腿上，我知道那是什么。他的手还在轻轻的动着，不过已变成了明显的抚摸。如果说刚才我只是感觉到他的触动，现在已明了了他的意图。除了装做睡觉，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大腿，由腿上已转入了大腿内侧。一种很痒很轻微的感觉在我心海的深处慢慢荡起。我承认，那是一种很惬意的感觉，是一种类似冬日里躺在草地上享受阳光的感觉。但是我心里特别的矛盾特别的害怕，因为我已隐约地感觉到会有某种令人尴尬的结果。他的手渐渐地由抚摸变成了用指尖若有若无地在我大腿内侧划动，弄得我简直想颤抖。更甚的是，他的手还一点点往上移动着，我害怕，或许这害怕中也夹杂着某种渴望。此刻的我还天真地想，老师是无意的，谁叫床这么小呢。他的手一点点上移，然后在我的腹股沟处停了下来，犹豫了下来。那是一座山，一座需要某种勇气和胆量才敢试着去翻越的山。我害怕他登上来，那将是怎样一种尴尬。的确，他也不敢，他也犹豫了，他的手就那样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从他呼出的热气中感觉到他的心在狂乱地跳动着，我从他触在我腿上的鸡巴的悸动中感觉到他情欲的翻滚。我们这样僵持着，不，是他就那样犹豫着，就那样犹豫了一个多小时。在这安静的深夜中，在这间初中生的宿舍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在道德和情欲的激流中挣扎着，不能自已。终于，他的手指沿着我的内裤一点点地爬了上来，像蜗牛去偷食架上的葡萄一样。我的心开始跳动，不是兴奋，而是害怕。那个对我有某种企图的人毕竟不是别人，而是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他的手指不敢整个地压下来，只是用指尖轻轻的慢慢的爬动，仿佛心怕弄醒沉睡着的我。不管我愿不愿意，他的手最终还是到达了山巅，而且像登山者一样，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然后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舒了一口气。他的手就那样放在我的山巅之上，一动也不动，几乎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他是在睡梦中不经意不小心地把手放错了位置，而睡梦中的他自己也没意识到。当然，我不相信这种错觉，我也拒绝相信这种错觉。他的手和他的人一样，终归是不安份的。没过多久，他的手就开始了活动。隔着我薄薄的内裤很柔和很轻细也很挑逗地划着我龟头，使我沉睡着的心开始悸动起来，就像一粒种子在春风的吹拂下想要萌芽。夜，忽然变得闷热起来，我感到身上的被子，从来没有这么重过，这么厚过。一种从内心深处萌发的热气渐渐地向外蒸腾，虽然是山区的深夜，我却觉得酷热难受。我的鸡鸡在他手指的划动下一点点膨胀了起来硬了起来挺了起来翘了起来，我无法控制。隔着薄薄的内裤，他的手指很轻柔地抚摸着我的龟头，对，就只抚摸着我的龟头，不是整个地抚摸，仿佛想要给我传递某种暧昧的信息。越来越热，我的呼吸也开始越来越急促，越来越不均匀。我全身的血液像要全部流向那个被他玩弄的部位。我在祈祷，上帝啊，叫他快点停止，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忽然，一个同学嘟罗了一句什么，杨教师那双抚摸着我龟头的手马上不动了，我也屏住了呼吸。夜，静极了，几乎连夜虫的悄悄话都可以侧耳细听出来。宿舍里依然如故，同学们睡梦中的呼吸声像一首温柔的摇蓝曲，在夜空中的校园里低吟着。或许，刚才是谁在说梦话了。但这睡梦中人的呓语，却吓退了一双欲行非礼的手。终于，杨老师那只停在我鸡巴上的手挪开了，退回到了我的大腿上。我像卸下了百斤重担似的，舒了一口气，令人尴尬的暧昧总算过去了。

是的，14岁的我是有点太天真了。谁会让快到嘴边的美味白白地丢掉？他的手放下去没到五分钟，就又开始了对我少年身体的探索。他的手又像当初那样轻轻地在我大腿内侧抚摸着，弄得我酥酥痒痒的，而且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慢慢往上挺进。他的手又一次一点点往上移动，又到了复股沟处，又在那里停了下来。这一次的我早就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了，我知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惊心动魄。我的鸡巴硬梆梆地把又小又薄的内裤顶得高高的，不知道是被他在我大腿内侧的抚摸又弄硬了，还是原本就还没有消软下来。他的手停在我内裤的边沿，我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直跳。我不知道自己是希望他快点把手伸进来，还是快点把手放回去，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此刻的我，大脑一片茫然。他的手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仿佛在揣摩我的心思，又像在积蓄胆量。过了好久，宛如一个世纪，终于，他的手又开始活动了，像条不安份的小蛇，一点点地又开始游动起来。我的阴茎硬极了，把内裤顶得高高的，那裤腿相连的边沿早已顶出了一道极大的缝隙，仿佛一道方便之门。他用两个手指轻轻地试探着往里爬着，一点一点的，那是前线的卫士前进中的探险。他的两个前进中的指头触到了我下面两颗圆圆的蛋蛋，他用那两个指头轻轻地拔弄着，越来越放肆，最后竟然像玩着两个健身球一样地玩弄着它们。我有点兴奋，也有些许的害羞，更有着某种羞辱，但是面对他的挑逗，我无能为力他忘我地玩弄着我的蛋蛋，就像贪玩的小孩终于弄到了自己向往了很久的玩具。不过，很快，他就停止玩那两个小球，他更进了一步。他用那两个手指轻轻地夹着我的阴茎，一上一下地撸着。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手淫，我还没有一点儿关于性的概念。撸了一会儿，他用手轻轻地褪下我的包皮，用拇指摸着我的龟头，我突然有种想尿尿的感觉。我身子动了动，我想给他某种暗示，让他住手，可是他却没有半点想停下来的征兆。更糟的是，我的扭动或许给了他错误的提示，他已毫不忌惮地把双手都伸向了我的下身。他一只手整个地握着我的阴茎，另一只手摸着我的会阴我的蛋蛋。他的嘴也动用了起来，用唇用舌头轻轻地却贪婪地吻着我的脖子，有时候还夹杂着用牙齿轻轻的咬。他整个儿身子已经趴到了我的身上来。他的手还伸向了我的背后，时轻时重地捏揉着我的屁股，仿佛那是一块毫不沾手的面团，仿佛他想把它捏出点什么东西来。那时候的我是那样的纤弱那样的瘦小，他虽然是趴在我上面，但是伸在我屁股上的手宛如把我抱着一样。我奇怪自己为何那样的服贴，服贴得象一只受伤的小羊羔顺顺当当地躺在妈妈怀里一样。他一边抚摸着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扯着我的内裤，我突然感到有些悲哀，我知道我将失去我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我隐隐地感觉到明天的我将是另外的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我，不过这种感觉转瞬即失。感觉着他往下扯我内裤的窘态，我觉得有点好笑：那么聪明灵利的老师，怎么也会有这么笨手笨脚的时候？他终于把我内裤褪到了小腿，然后用他的脚轻轻地踹我的内裤，很快我就变得赤条条的了。当然，非常公平，他也三下五去二地把他自己也脱了个干干净净。他就这样赤裸地抱着我光滑的裸体，一个老师一个班主任，就这样赤裸地抱着自己学生的裸体。

我还装做睡觉，我只能装做睡着。一颗咸咸的泪珠，无声地从我眼角滚落下来，沿着我的脸颊，淌到我嘴角，流进了我咽喉。他不知道。他开始亲我，像亲一件纯洁的艺术品。首先亲我的额头，用暖暖的软软的唇紧紧地挤压着我的额，然后亲我的双眼，亲我的鼻梁；他用湿湿的舌头轻轻地滋润着我的唇，从左到右滑过，又从右到左滑回。我重重的气息吹着他的脸颊。他的双手也没有停下来，贪婪地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整个人慢慢地往下滑动。他亲我的脖子，用舌头扫过我的胸部，那灵巧的舌尖在我的乳尖上久久地徘徊。他不时地轻轻地咬着我的乳尖，有时是用唇含着轻轻往上提，弄得我麻麻痒痒的，有一种想笑出来的感觉，当然，我决不敢笑，我只能装作还在睡觉。在我的胸部停留了一会后，他又径直往下去了。他双手捏摸着我圆圆滑滑的屁股，脸紧紧地贴着我软软溜溜的腹部，那不安份的舌尖则拔弄着我的肚脐。他的一只手又从后面游历了回来，整个手掌在我阴部用力的揉摸着。对于我来说，那是一双大人的手，是一双老师的手，是一双长辈的手，当然，更是一双罪恶的手。现在，他整个儿已经都滑到了我的阴部。他的脸现在是贴在我的阴部了。他呼出的热气吹着我的阴茎，他的手肆意地玩弄着我的蛋蛋。此刻的我，被兴奋和羞辱撕扯着。突然，我觉得好像有什么轻轻地滑过我的龟头，弄得我全身一颤，我以为是某种错觉。过了一会后，又轻轻地滑过我的龟头，我明显地感觉出来了，那是他的舌尖。天哪，我最敬重的老师我亲爱的班主任竟然在用舌尖弄着我那肮脏的地方，我无地自容。我马上想起，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洗澡了，又胡乱地想着睡觉前我在厕所尿尿的情景。他舌尖触动我龟头的频率越来越频繁，有时候简直就是用整个舌面轻轻而又慢慢地舔过了。我所有羞辱很快就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所取代，我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兴奋，我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我希望他的舌他的唇永远那样的弄着我的龟头，我又祈祷他快点停下来，然后睡觉，然后我们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只当是一场让人兴奋让人怀念又让人羞愧的梦。在我闭着眼享受着这一切的时候，在我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他把我的阴茎整个儿地全部吞进了嘴里。我害怕极了，我想挣扎，全身却软绵绵的，仿佛心灵深处渴望着他那样做，仿佛这是一次心灵的约会，为了这次约会我们似乎等了一个世纪。像处在温饱线上的农村孩子吃一根火腿肠一样，他把我的阴茎含在嘴里上下滑动着，有时候狠了狠心猛地吞到喉间，但是马上又吐了回来，仿佛害怕一不小心把它真吃了下去。就算在他的嘴里，他也还会用舌头搅动着我的龟头。之后我回想起来，觉得我的老师在这方面的确有过人的才能，我相信在此之前，他已经这样和别人做过了N次。他的动作越来越快，头有点像鸡吃米粒一样不停地点着。他的手紧紧地抱着我的屁股，生怕万一一放手，我就会像一片云一样马上跑得无影无踪。我再不能装下去了，我想尿尿，憋不住了。不行，我怎能尿在老师的嘴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我想推开他。我用手推他的头，但是无济于事，他把我的屁股抱得更紧，他吃我鸡巴的频率更快了，我的阴茎在他的喉咙里横冲直撞。一股激流终于从我阴茎里冲了出来，就像在地底下蕴藏了许多年的奔腾了许多年的熔岩，找到了一个最薄弱的地面，终于喷发而出。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尿尿，而是精液，是我人生的精华，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证明。那些精液，一股股地全部喷在了他的嘴里，他就像一位口干舌燥的长途跋涉者终于得到了一瓶饮料一样，点滴不漏地把它们全部吃了下去。射完精的我，宛如刚刚结束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精疲力竭。我只想睡觉，从来没有感觉到那样的疲惫过。他则在下面打扫着战场：他用舌头鸡巴周围残留的精液舔得干干净净，把我的龟头含在嘴里亲了亲，然后把包皮放了下来，让它恢复原来的样子，然后就睡上来了，抱着我的头，让我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躺在他怀里。我也疲倦地有意无意地抱着他的腰，在他的怀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睡得很沉，同学们做早操回来了我还没有醒来。我不知道杨老师是什么时候起来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我的短裤又给我穿上了。快上课的时候，我们寝室的小伟才发现我还在睡觉，他使劲把我拉了起来。我早餐也没顾得上吃，脸也顾不上洗，就跟他一起去上课了。

落一二节课是他的课文课，那是我最喜欢听的课。可是今天我却一点也不想上。我是怕见到他，怕听见他的声音，怕同学们洞穿我们昨晚的秘密。整整两节课，我都低着头，我不敢看他。我感觉到他的双眼一直都像火一样地在盯着我，甚至当他拿着书本读书的时候，他的双眼也穿过书本直射向我，我如坐针毡。

下课的时候，我依然坐在座位上，一动也不动，像一座雕塑。其实我也没有多想什么，就那么坐着，忽然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喜欢静的人。同学们的嬉戏今天仿佛都与我无关都离我很远。我知道，他在关注着我，在每一个角落关注着我。可是，这又有什么呢？

中午的时候，我一个人磨磨蹭蹭地落到最后，当然，我也是一个人去食堂吃饭的。从食堂回来，在我蹓跶般地往宿舍里走的时候，却发现，他挡住了我的路。我抬头看了一眼他，马上把头又低了下来，什么也没说。阿勇，对不起，老师昨天晚上做梦了，希望你别计较，原谅教师。”

我没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我看着自己的脚尖，看了一会儿，我又走了。我知道他还站在那儿，站在我的背后。

 

.14岁，花一般的年龄。校园里14岁的少年，就像一群快乐得不知道日出日落的小鸟。

_我孤独了几天，深沉了几天，星期六下午我像以往一样回了趟家，当我再从家赶回来时，又变得快快乐乐了，我似乎把那天晚上的一切都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我还是喜欢上语文课，还是喜欢听杨老师朗读课文，还是喜欢模仿他的口吻他的声音朗读课文。我和原来一样，有时也和同学一起去他房间里跟他聊天，吃饭的时候，有时也和同学一起去他那里挑一撮他炒的菜。只是，我隐隐感觉到他看我的时候有时会走神，他看我的眼神和原来不太一样，多了一份期待一份亲切一份渴望，但是我未曾想得太多。他来我们寝室查寝来得越来越勤了。每天晚上一下自习就来了，看着我们洗脸刷牙，看着我们一个个躺到床上，直到熄灯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暑假一个月的补课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按往常的惯例我们所补的几门主干课程都进行了一次测验。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快下晚自习的时候，我正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做数学题，杨老师走到了我身边，把我叫了出去。“你现在忙吗？”

“不忙。”

“那来我房间里帮我把考试成绩誊写到成绩册上去吧。”这是一件极其普通极其平常的事，我是语文课代表，帮老师做这种事不知道做过了多少次，基本上每次考试成绩都是我帮着誊写到成绩册上去的。所以我欣然答应，回教室收拾了一下东西后，马上就跟着他去了他的房间但是那天有点太晚了，当我们走到他房间时，已经下了晚自习。而且这次任务比原来要多，除了把成绩誊写到成绩册之外，我还得先校对一下试卷上的成绩统计是否有错。杨老师递给我一个计算器，然后搬了张凳子坐到了我的身边。他坐得离我太近了，呼出的气息都吹到了我的脖子上。不过他也仅仅只是坐在我旁边而已，连手都没敢放在我肩上。我只想快点把事情做完好回寝室去睡觉，所以什么也没想。太忙的我没有注意到他那天的反常。原来他会帮我们做点什么，而且会不停地说着考试的一些情况。可是这次却没有，他就那样坐在我身旁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当我终于做完了一切站起来时他才悟过来，跟着我站了起来“老师，抄完了，我回寝室去了啊。”

哦”

他看了看墙上的钟，突然“啊”地叫了一声：“糟了，勇，你看，都快12点了，怎么办啊，寝室早就关门了。”然后他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就在这儿睡吧，老师给你倒水洗脸洗脚去。”那天晚上的那一幕马上像幻灯片一样地涌进了我的脑海。原来，今天晚上的一切都是他早已安排好了计划好了的。我什么都明白了。当我什么都明白了的时候，我已经无法推卸了。

 

K我无言地洗脸洗脚，他站在旁边看着我默默地做着这一切，帮着我伺侯着我做这一切。当我走到床边时，我犹豫了，我一动也不动地盯着那张床，仿佛想洞穿那张不宽不窄的单人床。

他轻轻地走到我身后，把唇凑到我耳边说：“勇，睡吧，我帮你脱衣”。我忽然惊醒过来，傻乎乎地拼命摇着头，仿佛是拒绝他帮我脱衣服，又仿佛是拒绝在这里入睡。可是连我自己都发现我的拒绝竟然像一张纸一样苍白。我最终还是慢慢地脱掉了自己身上的T恤，又慢慢地褪下自己的长裤。当我脱着自己身上的衣服时，我感觉到站在我身后的他那双贪婪的目光简直想把我的肉体给吞了下去。

我几乎是爬上床的，虽然那张床只有我的膝盖高。尽管也是单身床，但是比寝室里的床还是要宽得多。我把我瘦小的身躯尽量往里面靠，仿佛那样就可以躲掉一切。没多久，他关了灯。关灯后他摸索着也上了床，在我的身边躺了下来。我心里默默地祈祷着那天晚上的事不要再次发生。今夜的校园和那晚的校园截然的不同。那天晚上我觉得安静极了，睡在寝室里你甚至可以辨别出来每个人的呼吸声。可是今夜，却是一个喧闹之夜。那些夜虫，你争我嚷地吵闹着，就连杨老师桌上的闹钟也毫不示弱地滴滴哒哒嘀咕着。我无法入眼，我知道他也无法入眠。我知道他迟早会把手伸过来，会像那天晚上一样，虽然此刻没有一点动静，但是那只是一种静静的期待，期待着更为成熟的时机。

我们都醒着，黑暗中我们互相感觉到我们都睁开着双眼，我们都睁开着双眼看着这漆黑的夜漆黑的房间，我们都在感受着夜的喧闹校园的躁动，想着各自的或许是相同的心思。

勇，睡着了吗？”

他展转反侧地转了几次身后，突然用手支起自己的头，黑暗中面对面地看着我的脸，轻轻地问我。

我看着他，没有回答，静静地看着他。

我觉得他应该叫我钱勇或者像同学们一样叫我阿勇，我觉得他今天晚上对我的称呼无比的暧昧。不像是叫自己的学生或者晚辈，更像叫着自己的爱人。

我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躺回去，而是一直那么支着自己的头看着我的脸。

终于，他的脸一点点往下凑了下来，仿佛那只手无法支起头的重量，慢慢的，他的唇贴在了我的唇上。这一刻，我心里倒变得从来未有的坦然，我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临了。我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他掀开了被子，直接蹲到了下面把手就放在了我的鸡巴上。这一次他没有怎么地去抚摸它，就往下扯我的内裤。当他往下扯我内裤的时候，我有意无意的把屁股往上面抬了抬，我是在配合他的行动？把我们都脱得干干净净之后，他光着屁股坐到了我的胸前。然后俯下身来亲我的脸亲我的唇。他的舌头拼命地挤压着我的唇，我知道他想挤开它，仿佛那里面埋藏着什么宝藏。他的一双手在我身上贪婪地抚摸着，捏揉着，我知道，他心里有着些许的得意：今夜，我是属于他的。

他的舌尖挤开了我的双唇，像一只小蛇一样滑进了我的嘴里，搅弄着我的舌头。我自觉不自觉地把嘴微微张开，但是我不敢像他那样放肆地用舌头去探索着什么，我充其量只是没有反抗地被动地配合。他的嘴里有一种香香甜甜的味道，浸润着我的嘴唇。吻够了我的嘴唇之后，他又开始了我的身体之旅。这一次我们什么都没有盖，没遮没拦的。他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他用牙齿轻轻地咬着我的乳头，手却摸着我的另一个乳头，他硬硬的鸡巴则在我的下身胡乱地蹭着。我双腿并得很紧，他的鸡巴就那样插进了我的双腿之间。我用双腿紧紧地把它夹了起来，其实，我只是无意。他又像上次那样吻了我的肚脐。亲我肚脐的时候，他用手轻轻梳弄着我刚刚长出来的那些细细的绒毛。然后，他用嘴唇含着那些细细的绒毛往上面提，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这次他用唇而不是用手翻着我的包皮，把我的龟头全部翻了出来，然后用舌尖舔舐着我的马眼。我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我想抓住他的头发，想抚摸一下他的脸蛋，甚至想感激地亲他一口，但是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任随他恣意地抚弄着我的身体。他把我的阴茎含在嘴里夹在喉间，上下左右地玩弄着，弄得我心潮起伏。一会儿后，他把我身子用力扳了过来，让我趴在了床上，用双手贪婪着抚弄着我的背脊。他用嘴亲吻着我的瘦削的后背，从上到下，然后在我的屁股上停了下来。我的屁股微微地往上翘，他用双手把我圆圆的屁股蛋蛋往两边分开，然后用舌头在我的屁股缝里来回地舔舐。他的口水弄得我屁股缝湿湿滑滑的，他的舌尖拼命地想往我的洞里钻，我兴奋地一阵阵收缩着我的刮约肌，他也用舌尖一下下往里抵。他终于开始放肆地喘息了，我感觉到他已经是满身大汗。这时候，他离开了床，在书桌里翻了一阵，拿了些什么东西，又转回了我的身边。黑暗中，我睁着眼睛看着他，我看见他在他屁股后面涂着些什么。他坐到了我身上，手反在后面拿着我的阴茎，他拿着我的阴茎让它对准了他的屁眼，他的屁眼湿湿滑滑的，我终于明白了他刚才在后面涂了些什么。他轻轻地往下坐，我的阴茎一点点进去了，像一根水草，在他幽深的深潭里飘飘摇摇，他用双手扳开他的两瓣屁股，慢慢地往下坐着，我的阴茎在他的动作中一点点的深入，啊，终于全部进入了他的体内。他的屁股紧紧地暖暖地包裹着我的鸡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舒爽过。全部埋进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动，就那么静静地对峙着，我闭着眼睛，他用手捧着我的脸，我感觉得了他无限的深情。一会儿后，他的屁股开始轻轻地小心地往上提升，我的阴茎一点点地似乎要脱离了开去，我心里在祈祷，别，别，就让它永远那样停留在里面。突然，他猛地往下一坐，我的阴茎又压根儿地全部埋了进去。而所有的快感，也就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就这样，他一上一下地坐着，我想叫喊出来，我想疯狂地喊句什么，我咬着嘴唇，拼命地让我的快感不至于流露出来。我面对的是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然而，我没有叫，他却叫了出来，伴随着一上一下地抽动，他在喉咙间低沉地闷声啊啊地叫着，我听得一清二楚。他的叫声刺激着我，鼓励着我，我简直想抱着他的屁股一下下凶猛地往里刺，但是我不能，我只能咬紧嘴唇。中国正太控新部落L

就像狂风暴雨一样，他的动作越来越急烈越来越猛烈，我终于伸手抓住了他丰硕的屁股，我想射精，我要射精，而且我想就那样地射在我老师的身体里面，我生怕他会把我的阴茎拔出来，我紧紧地抱着他的屁股。我终于轻轻地叫了出来：

老师，我要，我要，想……”

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他的动作幅度更大了。“好的，勇，我的勇，就射在我里面吧，老师喜欢你。”

得到了他的鼓励，我便紧紧地抱紧他的屁股，我的精液终于像泄了闸的洪水一样，一泄如注，全部射进了我老师的体内。我喘息着，呻吟着，大汗淋漓。我阴茎软下来之后也没有拔出他屁眼，就让它那样裹着我的阴茎，我感觉到他的屁眼还在一紧一松地吸着我的龟头。我们相拥而眠，一直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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